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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村地區在消費文化的轉變與地方意識的強化之下，帶有族群與地方特色的飲食

類型快速地崛起與流行。「野蓮」，原是鄉村地區的野生植物，當地農村居民只有在

缺乏一般性蔬菜食物時，才會將野生植物變為餐桌上的食物。但是在鄉村旅遊逐漸風

行以及地方族群文化被強調的脈絡之中，地方烹調與族群食物在鄉村旅遊中扮演日益

關鍵的角色，而「野蓮」則在這樣的過程中，從野生植物轉變成為商品化的菜餚。本

研究發現，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做為一種地方特色食物的「野蓮」，成為社會文化

力量運作的焦點，並取得了反映社會文化權力關係的關鍵地位。文化中介者在其中扮

演著轉化角色，將原本平常的、粗野的天然物質，連接上文化價值與地方特色，最後

使得人們以這樣一套被建構的文化觀點認識鄉村社區，而鄉村社區則在此種轉化的力

量當中，改變了生產型態與生產景觀。 

 
【關鍵詞】、族群食物、地方料理、文化中介者、野蓮 
 

Abstract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the forms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taste preference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process, the types of food increased, the 

restaurants expanded as well as the taste diversified.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emphasized local identity, the ethnic food and local cuisine are 
rapidly rising up and become popular. “Yeh-Lien” used to be a kind of wild aquatic plant. 

The local ethnic people take it as a kind of food on the table only when lacking of ordinary 
vegetable. “Yeh-Lien” now is associated with ethnicity and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play a core role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Yeh-Lien” 

is thought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location-specific cuisine. Finally, there comes a newly 
constructed perception guiding us to recognize the local rural community. The production 
and landscape changed by the socio-cultural forces. 

 

Keywords: ethnic food, local cuisin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Yeh-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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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題目及其意義、價值 

食物，在當代消費文化中，已不僅僅是維持人們基本生存的物品，食物還承載著

文化傳統與許多象徵的訊息。台灣社會的生活型態轉變，休閒生活逐漸在人們的生活

中佔有越來越強的重要性，這些都影響著人們飲食的目的、形式與意義。 

位處南台灣的美濃，在近十年來有越來越明顯增多的休閒與旅遊人潮，每到假日

總是會有一些地方吸引著外地遊客停駐，例如一些著名的自然景點（黃蝶翠谷、雙溪

熱帶樹木園）、文化名勝（東門樓、永安老街）、主題遊樂參觀地點（美濃民俗村、

原鄉緣民俗村、美濃客家文物館）和餐飲店等等。以客家文化聞名的美濃，除了在空

間與景觀上吸引外地遊客之外，在食物上的特殊性也贏得了旅遊消費者的青睞。翻開

諸多介紹美濃旅遊的資訊報導，總是會介紹美濃的「粄條」或「客家菜」等飲食上的

特色。許多遊客到美濃總是要吃一碗「粄條」才算是到過美濃，每到假日，粄條店的

食客總是絡繹不絕。 

帶有族群特色的食物成為消費者嘗鮮、食用和體驗的飲食選項（賴守誠，

2006）。這是近年來的飲食消費現象，而在此一族群食物風行的過程當中，美濃當地

一道名為「炒野蓮」的菜餚崛起，成為代表著「美濃」與「客家」的菜餚。美濃地區

大大小小的餐廳，從沒有供應販賣這道菜，到幾乎每一家的菜單上都看得到這道菜

餚，這個變化不過十年的時間。如今「炒野蓮」這道菜，甚至在美濃之外的都會地區

餐廳也吃得到。「野蓮」已經崛起、風行、普遍，並且回過頭來影響了美濃在地的農

業生產型態。 

然而，「野蓮」是一種什麼樣的作物呢？它為什麼會從一個原本幾乎不被認識的

一道菜，變成了眾所皆知的美濃客家名菜呢？在美濃當地，老一輩的人會說「野蓮」

本來就是美濃人吃的一種菜，它是一種野菜，長在中正湖1，是很早以前當地人就會去

                                                
1 「中正湖」是美濃地區的灌溉埤塘，於清朝時期由當地先民依天然地勢開鑿築埤而成，原名為「中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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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來吃的野菜。那麼，為何一種採集式的野生植物，會搖身一變成為外地遊客到美濃

指定要體驗食用的料理呢？甚至當地居民也會說，「野蓮」就是我們美濃人最特殊的

一道菜、最代表我們美濃的食物。「野蓮」做為一種野生植物、做為一種食物，它的

意義發生了轉變，人們看待它、對它的理解與詮譯，有豐富的想像與層次。 

本文試圖分析「野蓮」從野菜到地方名菜的發展過程，並從其發展過程中，探討

意義的改變，進而發現是誰在賦予野蓮不同的意義，以及其中的轉變機制。 

 

                                                                                                                                                  
埤」，因為在民國六十年代蔣中正總統蒞臨參觀過，而被改名為「中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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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文獻之回顧 

食物與飲食在客家族群文化所佔有的重要性，已經在客家研究中獲得初步的認知

與必要的重視。誠如莊英章(2003)先生在討論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時所指出：

「人類的飲食與其他行為一樣，都具有實用性與表達性兩面，食物除去滿足飽食、營

養、口味與生產供應等食用意義外，所蘊含即能藉以表達、延伸、象徵的無形意義也

相當重要，有時甚至凌駕於實用面」。飲食不僅是人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需要，而

且在我們族群社會生活的傳統中，飲食還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客家研究學者楊彥

杰指出：「客家飲食文化不僅體現在日常的飲食生活之中，而且突出表現在逢年過

節、婚喪喜慶、神明祭祀等重大民俗活動裏。… 從某種意義上說，飲食文化是客家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傳統社會裏，它構成了客家文化的基礎和核心內容」（楊彥

杰，2000）。 

在台灣「客家研究」逐漸蓬勃的進展中，討論客家飲食文化新近發展的論點已開

始浮現。通過來自一般社會消費大眾觀點經驗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最近對台灣客家族

群更深入的研究（王雯君，2005），已經初步指出「客家飲食」是台灣一般社會大眾

對客家族群特質最主要認知意象的重要側面。而此認知意象的形塑與建構，明顯是與

當代台灣消費文化的深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鍵聯繫。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近二十年來台灣客家飲食的興盛實與消費文化在台灣的劇

烈轉型緊密關連。然而，近年來對現代消費文化的研究成果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整體

的消費革命內醞著不易解消的矛盾趨勢。客家飲食的崛起也是發生在一個矛盾的架構

中，擺盪在創新、多元、道地的允諾與操弄性的商業資本逐利、剝削的陰影之間。一

方面，對客家族群飲食的關注連繫著想探索並消費文化差異的慾望，以及對文化多樣

性展現出日益增長的包容與瞭解。另一方面，對特殊族群飲食的興趣緊密關連著試圖

創造市場利基與追尋產品多樣化之現代商業操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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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或約晚期）資本主義突出的特徵是從對財貨生產的強調轉向了對符號生產

的著重。商品的價值不再僅僅是由資本、原料與勞力所形塑，而更多是由影像之大量

生產而投射進入其中的符號與意義來決定。在這樣一種質地更新的社會經濟的架構

中，似乎愈來愈多的事物都轉變成為是符號系統中的符號，也就是，都變成具有較高

成分的「文化性」。消費的根本特質也隨之發生變化。新的市場行銷趨勢強調多樣化

必須在雙重的方向上被強化：「區隔市場」與「發展新品」。市場區隔必須以新的技

術工具的手段來施展，以適當的產品鎖定適當的目標消費者。廣告行銷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尤其重要，它讓消費者以作為個人發展、個人成就與個性表露的方式來體驗消費

行動。而這種從多樣消費產品中選擇的權力，將會使消費者以選擇、創意、與自我建

構的方式來思考消費活動。 

質言之，在以消費為中心的現代社會體制中，飲食的文化差異同時是商業資本主

義與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以當代餐飲部門整體運作而言，使餐飲文化中的差異被潛

在廣大的群眾或消費者所更加知曉，是上述制度力量的共同利益與主要企圖。食物的

相關論述（時空起源、食物特性、烹調特色等）可以對台灣消費者把客家飲食作為一

種文化差異的媒介，提供有用的線索。支持我們分析的基礎假設是：當食物的傳記被

更明確的說出其聯繫時，對食物與餐飲的論述就更加展現出文化化的特質；當更多的

資訊被給出，當更多的符號被傳遞，就有更為濃厚的意義層次得以被傳播交流。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二十年來迅速成長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與

其所棲身的文化產業其根本的任務正是文化差異的生產。以下的相關趨勢描繪，初步

說明了主司象徵財貨與服務生產的文化中介者，在客家飲食崛起的過程中，他們的角

色所可能具有的影響與意涵：一、最近三十年，消費的「文化化」已經顯著地擴大了

我們論及客家飲食可以獲得的相關知識的總量，也因此對先前已經建立刻板印象與文

化層級做出了挑戰；二、以往遙遠隔離的生產地點與消費地點，已經在互動的網絡中

拉緊接近，但此一事實造成的不是文化同質化、地方性抵抗、或是多重混雜，而是客

家飲食文化逐漸增長的廣泛認知瞭解；三、作為族群飲食的客家飲食，其快速發展代



 

 -5- 

表跨文化遭遇與交換的顯微鏡，也代表人們得以藉此看到、觸摸、消費「他者」烹調

的媒介。更特定的說，我們也可以注意飲食縮短差異與距離的方式，飲食如何誘發文

化上與地理上的挪用。客家飲食提供了「品味」差異的機會，也提供「進食」來自異

地特殊文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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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地點為高雄縣美濃鎮，美濃以其保有傳統的客家文化而聞名，在飲

食的特殊性上也具有客家或美濃的代表性。根據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在研究設計

上，本文首要採取深度的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資料蒐集。而本研究試圖聚焦在食物的

生產、流通與接收，以及相應而來之中介者與中介力量之生產。因而，在此一環節

中，生產者、客家菜餐廳與本地家庭扮演關鍵角色。訪談對象包括了：最早開始栽培

野蓮的人、目前種植面積最多的生產者、餐飲業者、美濃農會。本研究經由農會的管

道，認識目前種植野蓮面積最多的農民，再從訪談中得知美濃地區最早人工栽培野蓮

的農民。另外，也從餐飲業者的訪談中，認識到種植野蓮而同時他也參與導覽協會的

農民。 

本研究將進行訪談的對象，說明如下： 

（一）一般家庭 

針對一般家庭，本研究預計蒐集的資料包括，人們如何認識到某些野生植物是可

被人類食用的；食用或烹調的方式；採集季節等等。透過訪談一般家庭的日常飲食形

式，來了解除了在市場上購買蔬食之外，早期以及當今，人們對於野蔬的認識與認

知。 

（二）栽培/生產者 

針對將原先的採集性野菜進行栽培的生產者，本研究主要會從訪談中蒐集的資料

方向為：原先這些作物在當地居民的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開始栽培、生產的背景與

發展為何；主要銷售給哪些對象；銷售管道與流程為何。在這些生產者中，主要挑選

的對象為最早開始進行人工栽培者、種植時間最久者與目前種植面積最多的生產者。 

（三）當地客家菜餐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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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菜餐飲業者通常是以觀光客做為其主要服務族群，因而客家菜餐廳是一般大

眾對客家飲食認識的一個介面。針對此一訪談對象，本研究將針對原屬地方性採集野

菜，而今成為客家菜餐廳供應選項之一的菜餚來蒐集相關研究資料方向。訪談問題包

括：何時開始供應這道菜；當初開始供應這道菜的背景、原因為何；消費者的反應如

何、有何變化；如何向消費者介紹、宣傳此道菜。 

（四）文化中介者 

除了以訪談方式來進行資料蒐集之外，本研究也將針對報章媒體等形式的資料進

行蒐集，並且從其報導的內容與方式中，探討做為關鍵文化中介機制的報章媒體如何

形塑與再現野菜成為地方文化代表食物。蒐集資料之外，也將會訪談最初進行報導與

後續報導之媒體工作者、農會推廣人員、產業文化工作者等，試圖明瞭文化中介的機

制及其運作。 

蒐集的材料包含，傳統上人們是如何認識野蓮此一植物的、人們如何食用它、市

場開始販賣的過程、餐廳開始供應這道菜的原因、野蓮生產的擴大等等。除了訪談資

料的蒐集之外，本研究也進行了報章媒體資料的蒐集，以探索做為關鍵文化中介機制

的報章媒體如何形塑與再現「野蓮」成為地方文化代表食物。 

藉由上述的文獻基礎及研究設計，本文嘗試要回答的是： 

1. 美濃在地居民日常食用的採集性野蔬，如「野蓮」，為什麼有些會轉變成具

有地方與文化代表性的菜餚？而此一崛起與風行的過程中，是否受到當代興

起的休閒消費文化影響，或者與新興的養生風潮有關？ 

2. 在這些地方文化特殊菜餚的崛起與風行過程當中，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力量

在驅動此一過程，飲食所賦載的意義為什麼改變？媒體工作者、農會推廣人

員或者產業文化工作者等新興的「文化中介者」是否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8- 

肆、研究架構 

本研究嘗試探討的是「野蓮」在其生產到消費的環節之中，各個行動者所扮演的角

色和發揮的影響為何，因此，本研究的概念工具將著重在食物品味變遷，以及文化中

介者。 

一、食物的象徵意義 

食物連繫上「認同」 

食物，是人類生活最根本基礎的部份。人類必須靠著食物才能維持生命的存續。

因此，食物負載著「維生的意義」。但食物對人們來說，不僅是維生而已，它還承載

著其他文化與象徵上的意義。首先，食物會連繫上「自我的認同」。一群人們的飲

食，或特定食物，通常會被用來劃定自己人與他人的邊界（Ohnuki-Tierney, 1993: 

3），人們會用食物來區別自我與他人，將特定食物做為一種自我的隱喻，例如人們會

說，亞洲人是吃米的，歐洲人是麵包的。因此，食物它展現了人們的認同，包括個人

以及更廣泛的族群、階級或信仰團體等（Atkins & Ian, 2001: 273）。 

食物與「地方」緊密連繫 

食物也緊密地和地方(place)有所連繫。食物具有區域的特殊性，不同的氣候、土

壤等自然條件，會生產出不同的作物，甚至各個地方特殊的歷史傳統、耕作技術等

等，也會影響作物與食物的差異。Atkins & Ian (2001)特別指出了食物與地方(food-

place)的三種聯繫關係：第一種關係指的是食物有其特定的生產區域，例如熱帶地區才

能種出香蕉、木瓜、芒果等熱帶水果；第二種的關係是說，在特定的地方，會有傳統

的料理食物的方式，例如歐洲人將牛奶製成起司、中國人會加入醬油調味食物；第三

種的關係則與食物「品質」有關，人們會認為某些地方出產的食物就會有很好的品

質，例如，法國出產的紅酒，可能就會被認為它的品質高過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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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基礎上，食物展現了文化性與地方性的意義。因此，食物它會被人們用來

當作文化表達的一種工具，飲食實踐 (culinary practice)總是會連繫上生活風格

(lifestyle)，展現了一種品味（Warde, 1997: 22）。食物本身會透露一些訊息，例如人們

總會區辨說，又油又鹹的食物就是客家飲食文化，或者又酸又辣還帶點魚腥味的食物

就是泰國料理。此外，當代人們更會藉由飲食來展現自己擁有一種比別人更秀異的生

活風格，人們藉由飲食實踐來朔造自己的「品味(taste)」。 

食物與「身體」 

除了展現自我的認同、表達文化性與地方性的意義之外，食物在當代還負載著另

一層與身體相關重要的聯繫—健康。食物除了在「維生」的意義上與身體有所關聯之

外，隨著食物生產的高度工業化與飲食消費的型態轉變，人們開始注意到食物在「健

康」層面上的意義。高度工業化的發展，逐漸富裕的人們吃進了過多的肉類食品，高

油脂、高蛋白的食物引發了心血管疾病。兒童與青少年也因為吃進過多的速食，產生

了營養不均衡的健康問題。從當今流行雜誌報導文章中所透露的強調健康、飲食節制

等訊息，顯示了人們對飲食與健康的日益關注（Warde, 1997: 79 ; Atkins & Ian, 2001:  

289）。 

基於以上對食物所承載之物質性與象徵性意義的分析，本文會探討「野蓮」做為

一種食物，其所負載之意義的轉變過程，本文試圖去分析人們如何看待它、理解它，

以及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下賦予它什麼樣不同的意義。 

 

二、文化中介的力量  

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推動飲食品味變遷的過程，食物所賦載之意義為什麼改變？對

食物進行社會文化研究之學者 Sidney Mintz 指出，由於食物承載了象徵的意涵，因此

我們的研究需要強調食物的內在意義(inside meaning)與外在意義(outside meaning)。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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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也必須對編碼者(the codifers)進行解碼，這些編碼者即那些在維生營養、經濟、社

會及文化等方面賦予食物意義的社會成員（Mintz, 1994: 114-5）。亦即，食物所承載

的意義是一系列的符碼，經由編碼者編製而成，要分析其意義為何形成、如何形塑，

需要探討背後這些編碼者的運作。我們必須將編碼者視為社會的成員，他們在食物的

各個層面進行意義賦予。 

「文化中介者」的概念主要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發展，特

別用來指涉描繪涉入象徵財貨與服務提供的工作群體。在《區異》這本巨著中，他涵

蓋式的界定包括「涉及呈現與再現的所有職業(行銷、廣告、公關、時尚、裝潢等

等) 」與「在所有機構中涉入提供象徵財貨與服務提供的工作群體」以及「在文化生產

與組織的工作」(Bourdieu, 1984: 359)。在書中的其他篇幅中，他也指出提供醫療與社

會服務的職業群體（如婚姻諮商、青年扶助等）涵蓋在「文化中介者」內並將涉入在

設計、包裝、促銷、公關(PR)、行銷與廣告等行業的實務工作者稱之為「新文化中介

者」(Bourdieu, 1984: 315-317)。 

這些中介性的職業涉及資訊與知識密集的工作形式，在新的社會與經濟形構的轉

型中，這些工作形式被視之為對經濟與文化生活具有不可忽視的重要性。「文化中介

者」對漸居要角的媒體組織與日益發達的消費體制有著甘苦同嘗、榮辱與共的密切關

係。在理論分析的層次上最值得關注而饒負深意的是，布爾迪厄指出，源自其身居文

化機構的要位結構性條件，這批日漸壯大的社會群體得以能夠作為品味塑造者與新消

費性情(dispositions)的陶冶者(inculcators)而施展一定程度的文化權威。 

在飲食品味方面，相關的文化中介者他們所提供的象徵產品與服務——也就是他

們主要的象徵產出與品味形塑的主要「資源」——是一系列多樣的食物論述(food 

discourse)或烹調文本(culinary text)。現有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食物論述或烹調文本

對個人慾望的社會化與集體重新界定口味乃是極為關鍵的作用者。關乎食物的書寫乃

是導引吾人移開被直接處置、消費之基礎食材的文化品，因此假定了一套不同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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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這種論述文本鑑賞的「次級」烹調消費，對作為有特定運轉法則的飲食場域而

言，無論就其建立或是其持續都有其根本的重要性。通過食物論述文本，「品味社

團」(‘taste community’) 得以有效擴展，進而超越直接的生產者與消費者。 

(1) 進行評價選薦的媒體文化工作者 

與文化產業的日益勃興相生而起的是文化中介者之日漸茁壯。一般社會大眾對特

定文化產品與其生產者的感受與態度，經常會受到廣泛流通或具有權威地位的公共論

述所形塑影響。以當代的形勢而言，新型態的文化中介者(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在

崛起的過程中逐步掌握了上述資源，並與戰後消費社會的巨幅增長醞釀出稠密不分的

關係。憑藉著他們在新時代中掌握了較多被推崇的文化資本，以及在傳播、雜誌、新

聞、時尚、廣告、公關、設計等所佔據的優勢文化流通的位置，這批新文化中介者，

得以成為在消費實踐與觀念方面引領風潮的發動者，並引導倫理架構與生活美學範式

的走向。 

當代的新型態的文化中介者多是「象徵生產的專家」，也經常對以合乎時代潮流

的手法教育公眾帶有強烈興趣。作為一群負責提供象徵產品與服務的工作者，他們在

促進消費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賦予物品與服務特定的意義及「生活風格」，讓消費

者能夠產生認同。他們是處於分離狀態之生產領域與消費領域的翻譯與橋接：教育社

會大眾消費藝術與品味區辨。這些文化工作者被認為是調和斡旋生產者的需求與消費

者的慾望。作為上升中的社會群體，也為了在既有的社會空間中開出社會位置，他們

也總是試圖正當化他們所擅長的領域，努力推廣他們的「新專業」，以求成為消費大

眾心中的「新專家」(Bourdieu, 1984: 318-72; Featherstone, 1991: 5-35; Du Gay, 1997)。

他們可以將美學的感知與「生活風格」(lifestyles)的重要性向廣大民眾傳播。作為文化

中介者，他們在教育民眾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與品味方面以及引導消費文化轉型的速度

與方向方面，都起著重要的作用(Bourdieu, 1984: 318-72; Featherstone, 1991: 83-95; Lury, 

1996: 93-108; Du Gay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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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產品的推廣人員 

遍佈台灣農鄉地區的農會組織是台灣農業發展中極具特色的關鍵網絡，長久以來

在農業產品的產銷與推廣方面扮演著基礎但不可忽視的角色。目前台灣農業推廣組織

呈現公私合作的獨特體系，在中央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全國性農業發展，在縣有

縣政府、區改良場等機構負責，而在基層則由鄉鎮市公所及農會負責，此一體系中彼

此關係密切又有高度的互動性，並具共同農業推廣工作目的，且鄉鎮市公所、農會在

此網絡中為第一線的農業推廣組織。 

農業推廣人員，就台灣歷史發展的軌跡而言，相較於 1980 年代後新興的媒體工作

者，可以視之為是屬於「舊」文化中介者。然而，長久以來，農業推廣人員對農產食

品市場的順暢運轉一直潛在扮演促進協調的關鍵角色。農業推廣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

是運用各種傳播媒介傳遞與管理訊息。推廣工作人員在此過程中扮演中心的角色。近

年來面對日益激烈的市場競爭，農業食品的推廣活動面臨必須由保守之的被動行銷轉

為為主動行銷，更明確以市場或以消費者為導向，發展具高附加價值或象徵優勢的產

品，並擴大市場層面，甚至推廣到國外市場。對中介者所執行的功能而言，多樣性與

差異性提供了論述建構與形象組合的關鍵資源，也提供了客家飲食象徵轉換的基礎能

量。 

(3) 產業文化工作者 

自從 1981年文建會成立，不旋腫「本土文化」的發展成為近二十年來的文化政策

主軸。1994 年始文建會以新的政策手法，引導各地方建立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積極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和「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作為文化政策的行動主軸。許

多地方的產業文化工作者即在此過程中，結合政府部門的資源，形塑與建構了各式各

樣的產業文化活動。這些產業文化活動中，積極投入其中的工作者，多努力將客家飲

食塑造建構成客家地區重要的文化元素，也不懈地幫助地方的吸引更多的觀光客與消

費者，繁榮在地的餐飲與觀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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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  

一、從野菜轉變為地方特殊菜餚的過程 

「到美濃一遊，可別錯過道地的客家美食，尤其是最特殊的一道菜『野蓮』」。

大部份的休閒旅遊類的報導都會在介紹美濃這個地方之後，推薦當地的客家菜餚，而

其中「野蓮」則是會被當作最特殊的一道食物來介紹。「野蓮」被看作是道地客家名

菜、鄉土味、當地獨有的料理、和北部客家菜不一樣的菜色（聯合報，1997、1999、

2001、2003；民生報，2005），這些特點使得「野蓮」在近幾年成為美濃當地具有代

表性的食物，也成為外地遊客到美濃旅遊時必定品嚐的一道菜。 

位於南台灣的美濃，戰後以來的農業生產從原先的二季稻作、一季菸草，到現在

已經轉變為多樣化、分殊性的農業生產。如同台灣各地的農村，美濃在戰後步入現代

工業發展的路程中，逐步走向了農業經濟凋零、農村人口外移及老化、傳統文化與社

會消逝的境地。然而，隨著一系列社會文化的變遷，美濃這樣一個農村小鎮，開始吸

引前來從事休閒觀光活動的外地客。在近十年來有越來越明顯地休閒旅遊人潮，每到

假日總是會有一些地方吸引著外地遊客停駐，例如一些著名的自然或文化景點（黃蝶

翠谷、中正湖、東門樓）、主題遊樂或參觀地點（美濃民俗村、原鄉緣民俗村、美濃

客家文物館、鍾理和紀念館）和餐飲店（粄條店、客家菜餐廳）。飲食的體驗，成為

消費者嘗鮮、休閒的選項之一。各種旅遊資訊的介紹與報導，也都會特別推薦屬於美

濃的特殊飲食種類，例如，粄條、野蓮、冬瓜封等等。而當地不管是粄條店或是客家

菜餐廳，菜單上絕對都供應著這些所謂的客家名菜，每一家都有「炒野蓮」這道菜。

不知道曾幾何時，「野蓮」變成了這樣熱門的一道菜，甚至在電視的旅遊相關節目介

紹以及其他的報章媒體中，「野蓮」還變成了美濃的新三寶之一（劉興華，1999）。

那麼，到底「野蓮」是一種什麼樣的作物或植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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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蓮」最開始是生長在美濃的中正湖，是一種水生的植物。住在附近的居民會

去採集，然後食用。當地居民是這麼樣地回憶自己最開始認識野蓮的過程： 

那以前中正湖就很多咩，以前讀小學，就跑去中正湖游泳。大家說雨季來了，就有野蓮仔

可以拔…（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像我們還小的時候，大家專跑去中正湖拔野蓮。我們還小的時候去中正湖游泳，那邊有野

蓮，就潛下去。以前中正湖很深。你像這樣一樓深喔，它就長得一樓長。水越深，就長越

長…（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生長在美濃一做為儲水灌溉的埤塘中，「野蓮」的葉子是浮在水面上的，水中的

莖，其長度則隨著水深而變化。美濃在地居民都會說，野蓮很早以前就有了，而且都

是在他們到中正湖遊憩的時候，知道了這種植物。他們回憶說，在他們還小的時候，

到中正湖玩水，就會看到有人在採，也有聽到他們說，那種東西是可以吃的，所以就

也跟著別人採回去嘗試著煮來吃： 

人家說這種東西可以吃，我看人採我們也採，我們還小哪知道呢！以前還小的時候，那時

全部都吃野味，哪有像現在這麼好的事。野生的東西叫做野味…自己會去找東西吃（訪談

記錄，20080512 140517）。 

而住在更靠近中正湖的居民，他們則是把「野蓮」當做是日常餐桌上的一道菜，

而不只是嘗鮮。小時候就住在距離中正湖上游不到三公里的受訪者說，他們： 

以前沒菜了就來去中正湖拔，唉唷，以前……我們那時候還沒重劃，沒水呢…沒水可以

放，沒水可以澆菜喔，全部看天田喔。（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在這個區域還沒有建設水利灌溉設施時，要老天下雨才能種作，「看天田」的意

思就是說要靠著自然的降雨，作物才長得起來。而中正湖的水只能灌溉到下游，上游

區域沒有常年的灌溉水源，因此住在這片區域的居民，旱季時期沒有辦法種菜時，只

能靠著採集野生的植物，來補充日常的食物種類。 

「野蓮」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被人們發現了它可以食用。雖然不知道究竟是誰發

現野蓮，而且它又可以被食用的，但目前五十歲以上的當地居民，大多都知道「野

蓮」這樣的植物，而且也記得以前是只有在中正湖才看得到的。而它可以被食用的知

識，透過了口傳，成為當地人普遍知道的知識（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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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野蓮」做為一種野生在中正湖裡的水生植物，曾經一度面臨絕跡。在當

地居民的記憶裡，他們看到中正湖的湖水因為有養豬廢水排入而變臭、變髒，伴隨優

養化現象而來是佈滿了整湖的布袋蓮，自然環境的變化，使得「野蓮」需要的生長環

境消失了，人們不再去中正湖遊憩、採「野蓮」，「野蓮」的絕跡也伴隨著人們逐漸

遺忘它。 

 

圖1、野蓮的花與浮在水面上的葉 

 

研究水生植物的林春吉先生，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到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發現了

這被當地人稱為「野蓮」的「龍骨瓣莕菜」。根據他的發現，「龍骨瓣莕菜」在當時

已經是稀有的水生植物，原本生長在台灣南部平地池沼中，但因為生長環境的改變而

逐漸絕跡（林春吉，2000）。林春吉先生是在當地一位農民的魚池裡面看見了「龍骨

瓣莕菜」，那時這個水生植物已經開始被人工栽培，而栽培它的人，就是美濃最早將

「野蓮」當成「作物」栽培，然後販售到當地市集上的人2。 

                                                
2 筆者在進行正式的訪談之前，透過農會認識野蓮生產者，並從他們口中得知最早「種植」野蓮的人是

誰。在初次拜訪這位農民時，他就提到了林春吉先生當時到他的魚池看野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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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蓮」是怎麼樣的因緣際會，從快要絕跡的命運，又起死回生走向另一個高峰

的呢？這位最早栽培野蓮的農民說，他大約在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租了魚池要養

魚，那時他村子裡經營賣菜和魚的小生意，他租的魚池就在中正湖東北岸附近，他回

憶說： 

這樣租的時候，我就想說，以前中正湖這麼多野蓮仔，怎麼哪裡去了？沒半點。啊我租的

田以前有長野蓮，有一次弄一弄來蒔田啊，第二次就，誒，這暴的芽怎麼好像野蓮，…然

後我看了很像，苗還小小的啦，然後拿去這麼深的地方去種，種給他長，看是還不是，結

果一長，沒有錯，就野蓮…（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因為這位農民他還記得他小時候在同樣的地方看過野蓮，所以當他看到一種狀似

野蓮的植物長出來時，喚起了往昔的記憶，想要把它種出來看看是不是野蓮。「以前

曾經這麼常見的野蓮，怎麼會不見」，這樣的想法促使他將這一些小苗移到水池中種

植，後來的確證實了，這種植物就是他小時候常見的、常吃的野生蔬菜—野蓮。由於

經營著賣菜的小生意，他天天要到鎮上比較大的市集批菜回來賣，他想「野蓮」就是

美濃人以前常吃的野菜啊，不如也試著把野蓮拿去鎮上的市集賣看看，增加一點收

入，於是他開始在每天到鎮上批貨時，順便載一些野蓮出去賣。他說那個時候沒有像

現在有這麼多種的青菜，夏天雨季時，時常會沒有青菜可以賣，「比較沒有菜了，人

家就會買…（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逐漸地，「野蓮」成為鎮上菜市場販

賣的青蔬之一，主要供應家戶的消費需求。 

於是，從民國六十四年開始，「野蓮」從一個即將絕跡的水生植物，轉變為經人

工栽培的日常蔬菜飲食選項之一。「野蓮」開始成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交換、流

通。不過，做為一種商品，「野蓮」在當地人們的飲食選項中只是做為補充性的角

色，因為人們是在沒有菜的時候，才會買的；此外，因為「只有美濃人吃，其他人不

曉得吃（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所以「野蓮」做為一種商品，它的流通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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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只限於美濃這個地方。做為在市場上有範限的自由買賣與交易之「野蓮」，它維持

著這樣的角色，一直到 1990年代初。 

 

圖2、販售給粄條店的「野蓮」 

 

 

圖3、炒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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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栽種野蓮的生產者，從最開始他一個人種，到後來他慢慢地增加面積，接著

又有新的生產者加入，這個過程緩慢地在進展，他清楚地記得在他之後是跟他拿野蓮

的苗去種，然後第三個、第四個又是誰。他算到第五個之後，就說那之後人就太多

了，他不清楚了。而這第五位生產者，就是筆者所訪談的那位目前種植面積最大的農

民，他大約 2001年投入野蓮的生產。在這段的陳述裡，可以知道，「野蓮」初步商品

化的時期是在 1970年代中後期，而種植者與產量大增的時期大約是在 2001年之後。 

在 1970 年代中後期到 2001 年之間，「野蓮」的生產與消費緩慢地增加。「野

蓮」除了供應家戶日常飲食消費之外，當地的粄條店3也開始在他們的菜單上加入了

「炒野蓮」這個項目。本文所訪問的其中一間粄條店，他們已經開業二十年，在粄條

店還不如現在普遍時，他們是鎮中心區域裡第四家開業的粄條店，而「野蓮」出現在

菜單上的時間，據他們回憶大約已有十多年。就時間上來看，「野蓮」出現在這間粄

條店的菜單中，大約是在 1990年代初期，那個時候正是台灣經濟高峰期，整體台灣社

會在這時也步入了著重休閒、消費及旅遊的年代。 

大約在 1990年代初期，筆者訪問的粄條業者開始賣「炒野蓮」。之所以會開始賣

這道菜，是由於他們長期與之訂貨的菜販推薦他們賣這道菜： 

那個賣野蓮的人啊，我是先跟他買福菜，然後賣野蓮的人說，怎麼不拿野蓮賣呢？我說，

我不會炒。他就教我炒，講過後我就這樣炒，然後就開始炒…（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而這位菜販本身就是野蓮的生產者，是第四個開始種野蓮的生產者。於是，我們

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野蓮的生產者比初期多了三位，而面積勢必也是比以前增加許

多。產量增加迫使生產者必須尋找更多的買主、需要更大的市場，生產者開始主動向

                                                
3 「粄條」是當地米食的一種，傳統上是當作正餐與正餐之間的點心。而「粄條店」有點類似麵店，供

應著湯粄條與乾粄條，其他的菜單還包括一些小吃，近年來還加入了現炒的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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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在地的餐廳業者推銷「野蓮」。這些本來做為服務在地客人的粄條店，他知道本

地美濃人自己家裡就會買野蓮來炒了，並不會特地到粄條店點上一盤炒野蓮來吃，那

為什麼又會願意接受這樣新的菜呢？一開始當然是想要嘗試看看，但後來他們觀察到

大多是外地遊客會點「野蓮」，而且「如果是假日、禮拜六禮拜天，就野蓮特別好

賣…（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粄條店與野蓮，開始面向以外地遊客主的市

場。崛起的休閒旅遊風潮所帶來的外地遊客，開始影響美濃此一農村小鎮的社會文

化。 

回溯「野蓮」轉變為一種代表地方文化食物的過程，我們看到了野蓮本來是一項

農村的採集食物，後來被人工栽種成功，它開始進入市場，變成可以交換的商品，最

後隨著外地遊客出現，「野蓮」成為粄條店與餐廳供應的道地菜色之一。在這個轉變

過程之中，「野蓮」做為一種食物，它所代表的意義有了不同，它所承載的文化與象

徵意義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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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蓮所承載之意義 

（一）做為維生的意義 

食物最初是負載著維生的意義。「野蓮」在最開始，是人們去湖裡採集而來的補

充性食物。在地人在沒有菜可以吃的情況下，就會到中正湖裡去採來吃。除了「野

蓮」之外，還有其他野生的植物、動物或昆蟲，都有早期人們會採集食用的種類。

「野蓮」做為一種維繫生命與身體的「野」食，人們是如何理解它的呢？ 

「野蓮」的命名就明白地呈現了「野」的特質，學名「龍骨瓣莕菜」的「野蓮」

之所以被這麼命名，其由來並沒有可查的文字記載，但在訪問資料中，可以看到受訪

者如何理解： 

…野蓮仔這個名稱喔，可以這個…「荷花」，我們客家人講「蓮花」咩，啊人家說那葉子

很像蓮花，但較小片，莖相同。人家說，啊母唷，可能那是野的蓮喔，可能不是真正的蓮

花，可能是野生的蓮花喔，就這樣安（名字）下去，就叫做「野蓮」（訪談記錄，

20080320 194632）。 

所以，他們是將這樣的植物，看作是蓮花的一種，長得很像，但又不一樣。因此

把它叫做「野的」蓮，不同於純正血統的蓮花。野蓮是在外面隨便長的，而且是一個

「很賤4的東西（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隨隨便便就能活下去、繁衍又快。 

當這種野東西要被我們人拿來吃的時候，可不是從水裡採了之後就可以直接炒來

吃的，在這之前，還有一道手續要做： 

以前中正湖的喔，比較疏比較大枝…差不多像筷子這麼大喔，就像筷子這麼大喔，…啊你

買來要搓過，搓了再切了炒…（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4 「很賤」這個詞在客家話的意思，指的是作物很容易就會生長，有點類似說不管到哪裡都還會長、很

會長、長得快又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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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對待還屬於「野」生狀態的野蓮，人們在食用它之前，必須先使它變柔

軟、柔順、要規訓它，把它「野」的成份去除掉，才能變成食物。 

在這個階段，「野蓮」做為一種用來維生的食物，人們是以各種「野」的概念和

意義來看待它的，隱含著粗鄙的、不正統的、頑固的意義在其中。 

（二）做為一種商品 

「野蓮」後來在中正湖裡面無法生長之後，因緣際會被農民發現原來它並不是真

正絕跡，它的種籽都藏在水底的泥土裡，要把水放乾，曬了太陽之後才會發芽（訪談

記錄，20080320 194632）。於是，發現這件事情的農民，開始試著要把「野蓮」當作

一種農作物去種植，讓它變成常年可供應的青菜，當夏天雨季來臨時，野蓮不怕風雨

的特性反而會使它在這個時期的銷路很好。「野蓮」具備著這樣的市場特殊性，因此

很輕易地，「野蓮」從一個採集的野菜、人人可採沒有交換價值的食物，變成了市場

上可以販售、流通的商品。它可能還是有維生的意義在，但人們必須用金錢來取得

它。 

但是在生產面，這個時期的野蓮還是具備了「野」的特質，它雖是商品，但並非

百分之百地以商品化的方式在生產。最早進行人工栽培且開始在市場上販售野蓮的農

民說： 

我以前種就是野生啊，長完了就把水放掉，它會長過，啊不平也沒關係。…我以前蒔就是

讓它野生，水放掉就好了，它會長過…（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所以，在生產的過程中，他們還是以「野生」的方式在處理。長完了、採完了，

就把水放掉，讓它自己再重新長過。農民並沒有以專業的、標準化的生產流程來進行

種植，而是放任它，讓它自己生長。但是，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是這樣了，現在種野蓮

的農民，都有遵守著大致上標準化的生產流程。因此，在早期商品化的階段，「野

蓮」本身雖然已經被賦予了「商品」的意義，但嚴格來說，還不是百分之百的純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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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為一種代表「美濃」的特色食物 

接著，食物承載的意義開始變得豐富，如同在食物文化社會學研究中論及有關食

物負載之象徵意義，「野蓮」它一開始的維生意義，轉變成為了「商品」，後來「野

蓮」則展現了一種自我認同，也象徵了地方性與文化性的意義，甚至它又重新和身體

的關係聯繫起來，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首先，食物是展現了「自我認同」的意義，它被人們用來區辨自我與他者，是劃

分界線的隱喻。地方居民們會說，野蓮這種菜： 

只有美濃人吃，其他人不曉得吃。旗山人不曉得吃，河洛人不曉得吃，只有美濃人吃（訪

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只有我們美濃人才曉得吃。才有這種東西（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他們用「野蓮」這道食物劃分了：美濃人/旗山人、客家人/閩南人。在當時的社會

生活中，居住在美濃地區的人最常接觸到的外邊的人，是隔壁鄉鎮的旗山人，旗山居

住的多是閩南族群。因此，我們看到在地居民是如何理解自我與他者，他們用會吃

「野蓮」、懂得吃「野蓮」來識別「美濃人」，不會吃的、不懂得吃的就是閩南人或

旗山人，不是美濃人。在這個部份，「野蓮」做為一種食物，它展現了自我認同的意

義。 

第二，「野蓮」還強烈地與「地方」有關係。做為一種野生的水生植物，人們都

認定「野蓮」是只在美濃才有，而且是美濃的「中正湖」裡才有。「野蓮」在生產、

生長的特徵上，強烈地與某個地點聯繫在一起。雖然事實上野蓮在台灣平地自然環境

未改變前，是存在於各地池沼中的，但在這段野蓮被發展成特殊地方菜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當地居民在論述這些事情、經過的時候，都強烈地指涉「野蓮」與「美

濃」的緊密關係，甚至更確切地指明了「野蓮」與「中正湖」的關係。 

與地方性相關的是食物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就這個層面來看，「野蓮」象徵

了「客家文化」。對「野蓮」進行報導的媒體論述，都會特別強調「野蓮」是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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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菜」，例如，報導中都會說「野蓮是美濃最知名的客家菜（聯合報，2006-08-

25）」，以及把它論述成是由於美濃人在過年時必定吃「野蓮」，所以它是客家飲食

文化展現，是「客家菜」（聯合報，2005-02-01;聯合報，2007-02-13），但事實上，

美濃在地居民傳統過年時節的飲食項目中，並沒有「野蓮」這道菜。 

那麼，「野蓮」除了和「美濃」有關係，以致於間接地和「客家文化」連繫起來

之外，它還有具備其他客家文化的意涵在其中嗎？就烹調料理野蓮的方法來看，通常

的作法，或說傳統上的烹調方式，炒野蓮必定要加入「豆醬」進去拌炒。豆醬被用來

進行調味，除了其他調味料之外，豆醬使野蓮吃起來有味道（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此外，「豆醬」具體地代表了「客家文化」，「豆醬」： 

就我們客家的口味啊。客家的口味、美濃才吃得到。…就美濃人以前傳統的…（訪談記

錄，20080512 140517）。 

在地居民將使用特殊客家口味烹煮的「野蓮」賦予了它在客家文化上的意義，而

且這樣的口味也意味著「傳統」。另外在一般大眾媒體中則使用了其他的方式，將客

家文化附加在「野蓮」身上。但由於「野蓮」緊密地和「美濃」聯繫在一起，而「美

濃」又被認為是「客家文化」的體現，因此，「野蓮」所被賦予的「客家文化」意

義，並沒有受到挑戰與改變。 

最後，經由報章媒體的論述和在地業者的推介，「野蓮」已經成功地以其所背負

的再現，呈現在世人眼前。隨之而來的，是人們繼續附加「健康」、「有機」或「安

全」等象徵符號在其中。野蓮的生產者說： 

現在來說是，健康咩，說沒有農藥，雖然野蓮不是什麼很好吃來說喔，沒有特別的味道

啦，啊現在來說講究健康…（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有趣的是，這位種植了野蓮三十多年的農民，卻覺得野蓮並不是很好吃的食物，

因為野蓮本身沒有特別的味道，但由於現代人講究健康，而野蓮恰好符應了這樣的消

費需求，它的栽培過程中不需要施用太多的肥料與農藥，於是被人們認為野蓮是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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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蔬菜還要安全、健康的。這樣的生長特性，使得報章媒體也大量地將「健康」、

「安全」甚至「有機」等符號，編製在「野蓮」這道食物中。 

野蓮，從本來單純只是地方居民採集的野生蔬菜，轉變為承載了「地方」、「文

化」與「傳統」等象徵意義的食物。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附加其上的

意義發生轉變，而轉變為何得以發生？它如何在整體台灣社會開始風行休閒旅遊的同

時，也發生了轉變？這是本文接著試圖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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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轉變的機制 

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當中，不斷地接收到受訪者對大眾媒體之重要性的闡述，大

眾媒體的報導不僅重要，它還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最早種野蓮的受訪

者提到，第一個去報導他的人是聯合報記者，那是在 1994年，那則報導，被受訪者影

印放大後貼在家中牆壁上。經過了這次報紙的刊載報導，隨之而來的是電子媒體陸續

來採訪： 

最早就「TVBS」，「今日農村」第二，「TVBS」八十六年，「今日農村」八十六

年。.....。啊「今日農村」比「TVBS」還要多人看，那時南部還很少第四台，「今日農

村」很多人看…（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受訪者自己還有留著這幾部節目記錄，除了這二個節目之外，這二、三年還有其

他的電子媒體報導。但當時在美濃之外還沒有非常普遍被認識的野蓮，在這樣的報導

之後，生產面與消費面都受到了影響。這位農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 

野蓮是電視一直報，人就會那個…從前「今日農村」一報下去，就多很多人來買。有人就

在公司說，啊你美濃人，怎麼不買給我們吃看看那是什麼東西。買了就會買一些送人咩。

就這樣。....然後電視又一直報…（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大眾媒體的報導，使得更廣泛的民眾知道了有「野蓮」這樣的食物，他們會覺得

好奇想嘗試，也會受到驅使，想體驗野蓮這樣具有客家意涵的食物。知道野蓮的人變

多了，前來美濃休閒旅遊的人，指明要吃「野蓮」這道菜的人也增加了，粄條店業者

很明顯地感受到電子媒體的影響力，他說： 

就電視一直報咩，大眾傳播也很快啊，報下去喔，就很多人來美濃吃野蓮了。…我沒看

（電視），但客人會講。…（他們）看到了就會來吃。反正電視上一報，報了他們馬上就

來美濃吃了。電視有一直報喔，我們生意就比較好做（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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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費層面的影響之外，生產層面也受到這一波的媒體報導而有了明顯的改

變。這位農民又再次提到說他： 

種到八十六年、八十七年，「TVBS」來講之後，「今日農村」來報一下之後，就開始就

有人種了…（訪談記錄，20080320 194632）。 

電子媒體的影響力在這些社會生活中被經驗，而且它的影響力被體現在日漸增加

的消費者及生產者。而藉由電子媒體此一有快速散播力的媒介報導，「野蓮」開始被

更廣泛的大眾看見、認識，這些中介媒體運用相當特定的論述來介紹「野蓮」，「野

蓮」在其中所被形塑的形象與被賦予的象徵意義，一方面影響了消費者對「野蓮」的

認知，另一方面也促使當地的餐飲業者用同樣一套論述來敘說，然後又進而重新塑造

野蓮的形象。餐飲業者順應著大眾媒體的論述，他們都會說，「野蓮，就是我們美濃

的名產、特色（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地方餐飲業者在這論述形構的過程

當中，運用了被建構出來的形象再次去建構與附加意義到「野蓮」身上。 

除了電子媒體的影響之外，餐飲業者也明顯地感受到近年來網際網路的影響力： 

…有時網路上也有啊，尤其是學生，他們都會上網去宣傳（訪談記錄，20080512 

140517）。 

近年來網際網路做為新的傳播媒介，引發了一批學生族群的消費現象，對地方餐

飲業者而言，網際網路如同電子媒體，在促進消費方面扮演著關鍵影響。此外，還有

地方上所舉辦的各式活動，也是吸引人潮的機制，有人潮就能為餐飲業者帶來消費。 

以 Bourdieu 所發展的「文化中介者」這個概念來分析「野蓮」從一個無名的野

菜，轉變為負載著「美濃」、「客家」與「傳統」等符碼之珍餚的這個過程，可以明

確地發現，發揮著影響力的「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甚至「網際網路」，他們在

其中運用著象徵權力，對「野蓮」進行意義的組裝，透過讓消費者認可，把他們連結

上了農村的生產領域。農村地區從事著服務外地遊客之餐飲業者，不僅提供著物質性

的物品，他們也開始扮演提供象徵財貨的「文化中介者」，加入整體的社會文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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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當前社會與經濟轉型過程中，這一群涉及了資訊與知識密集工作的群體，他們

對社會世界的整體生活產生了不容輕忽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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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野蓮」原先是做為農村居民的採集食物，它所負載的維生意義隨著其蹤跡漸

失，且食物種類增多而淡化，但在它突然成為被人工栽植的商品「野蓮」時，維生的

意義又再次出現，但是它所隱含的「野」的成份，正慢慢地被馴化、轉化。當它的特

殊性與鄉村旅遊風潮接合時，「野蓮」以更多層次的意義被再現出來，它做為「美

濃」、「客家」、「傳統」的象徵，經由社會生活中文化中介力量的運作，被形塑成

新的認同。而這些在消費領域的新的認同與多層次的意義，則又開始回頭影響著生產

領域。 

強調族群、文化與傳統，是當前地方(local)用以運作文化復興或族群認同的策

略。如同 Hobsbawn & Ranger 在其「發明的傳統」一書中所言，族群慶典和飲食方式

的重生(revive)，通常是一種「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s of the tradition)」。包括飲食

在內，這些懷舊追憶式地被建構出來的生活實踐，它們被展現為一種「純正的、真實

的傳統」，然後其實這些都只是我們後人所發明出來的（Hobsbawn & Ranger, 

1983）。 

於是，本文發現，「野蓮」做為一道客家名菜，它的崛起與風行都隱含了背後有

一股「發明傳統」的社會力量運作，「野蓮」成為社會力量操弄的焦點，反映了社會

文化的權力關係。在這些社會力量的運作之下，人們以此一被建構的觀點重新認識鄉

村，並且也以那些被發明出來的、被文化中介者形塑出來的觀點、品味及理解，建構

了他們對鄉村的再現，鄉村地區則在此一轉化力量中，在生產領域中發展出了新的產

業形式。 

在後續研究的部份，由於目前野蓮生產者組織起來加入了農會產銷班，在這當中

有野蓮產業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因而有待研究者繼續探討野蓮此一飲食文化經濟的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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